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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年轻人看看
中国戏曲有多美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李
丽

火了那么久，《白蛇传·情》今日正式公映

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今日正式公映。该片由珠江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粤剧院、佛山文化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张险峰担任导演，国家

一级演员曾小敏、文汝清领衔主演，王燕飞、朱红星联合主演。这部广东出品的银幕

佳作此前未映先火，不但在各大电影节斩获荣誉，更凭唯美仙侠国风在年轻人中“出

圈”。今天，影片终于揭开神秘面纱，正式接受全国观众的检验。

“我们从一开始就问过自己两个问题：这部电影，我们到底要拍成什么样，又究竟拍给谁看？”近日，《白

蛇传·情》中白素贞的扮演者——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中国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曾小敏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

访，回溯了创作心路。她坦言，期待《白蛇传·情》取得好票房，因为这将证明通过电影手段来传承与推广中

国传统戏曲文化，这条路走得通。

羊城晚报：在很多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民间传说中的许
仙就是一个“渣男”。但《白蛇传·情》里的许仙改变很大，
更像是一个有缺点也有优点的普通人。

曾小敏：没错，《白蛇传·情》里的每个人物都是有情感
的。过去塑造人物，你要么是强者，要么是弱者；要么是好
人，要么是坏人。我们这次没有那么非黑即白，而是允许
人物有一个无奈和无能为力的空间。大家过去对许仙的
印象就是一个小男人，很柔弱，对爱情有怀疑，对爱人有试
探。说实话，那个许仙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挺讨厌的，
甚至会想，为什么白素贞会喜欢那样的一个人？连她的喜
欢都变得不成立了。所以现在我们塑造的许仙是一个敢
于去面对的人，虽然他也有过犹豫，但他敢于承认自己的
错误，最后对爱情也有一个永远的期盼，这样的许仙无疑
是现代人更能接受的。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待这个版本的白素贞？
曾小敏：这个版本的白素贞，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完

美。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白蛇很傻，她为了一个不值得的
男人那样去拼命，去牺牲自己的一切。但现在我们塑造的
白蛇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女性，她敢作敢为、敢爱敢恨。
最难得的是，她既敢拼尽一切去抗争，甚至用“水漫金山”
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同时也能为了千年之后再回人间而向
法海妥协，甘愿自己走进雷峰塔。抗争和妥协，这两者她
都做到了，我觉得真的太不容易了。

羊城晚报：导演张险峰曾说，《白蛇传·情》还要打造一
个更“立体”的法海，你觉得你们做到了吗？

曾小敏：这次的法海也是一个新的表达。以前大家印
象中的法海就是很强势的，有一种“不把你压倒不行”的劲
头，但这次当法海把白蛇打下去之后，你看到电影里他其
实有一种突然间的失落。还有，最后当小和尚把许仙悄悄
给放走，他也没有责怪，而是说“仁者有心，我也不怪你”。

白蛇的“妥协”

不少看过《白蛇传·情》提前点映的观众
没想到，作为一部戏曲电影，它竟然把很多电
影都没做到的一件事给做好了。那就是：讲
好一个故事。《白蛇传》的传说此前被经过多
个版本的演绎，但在《白蛇传·情》里，这个爱
情故事或许第一次变得这么容易被年轻人理
解而不是吐槽。

羊城晚报：戏曲表演跟电影表演很不一样，拍完这部
戏，你的经验是什么？

曾小敏：有一点很明显，就是我们的表情和眼神必须
稍微收敛一些。因为平时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离大家几十
米远，必须很夸张地表演，观众才能看得到。但在电影里，
我们一个细微的眼神，观众马上就能体会到。

羊城晚报：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打戏”，呈现也跟以往
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很不一样。你们在创作时，如何
在戏曲程式和电影语言之间进行取舍？

曾小敏：电影里的打戏要求逼真和生活化，不能让观
众有违和感。比如白蛇和法海最后的决战，过往我们会涉
及一个“踢枪”的动作。这是一个比较炫技的表现手法，在
戏曲舞台上比较通用。但在舞台上出彩的，到了电影镜头
里却可能让人觉得“有点假”。特别是没怎么接触过戏曲
表演的观众，他们会觉得踢来踢去的很奇怪。

羊城晚报：在决定放弃“踢枪”之前，你内心有过纠结
吗？

曾小敏：当时大家都很纠结，一方面觉得“踢枪”不合
适，另一方面也担心没了“踢枪”，找不到更好的表现手
段。导演也怕我接受不了，小心翼翼地来问我：你觉得能
不能把“踢枪”拿掉？我说：只要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我可
以接受。后来大家就想出了一个全新的呈现，让18个和尚
拿着棍子跟白蛇对打。在电影语言的渲染之下，这18个和
尚会带来一种极大的压迫感，对比之下白蛇就显得更加单

消失的“踢枪”

高度写意和讲求写实两者融合并不容易，
但《白蛇传·情》做到了。影片因此从2019年
开始便火遍各大电影节，在平遥国际电影展、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
节等屡获大奖。曾小敏透露，创作中最难的
是如何在保证戏曲元素的基础上让观众觉得
“真”。具体到细节，那便是连一个动作一把
剑都要纠结和取舍。

羊城晚报：会不会担心有戏迷说，这部作品为了电影的
表达而牺牲了戏曲的元素？

曾小敏：其实戏曲的元素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
过。譬如这部电影里，我们始终遵循着戏曲的表演手法，
包括眼神和身段，只不过我们会调整得更贴近生活一些。
然后在呈现上，我们用了技术含量很高的电影手法去包
装。戏曲的东西都还在，戏曲的美也只会加分，不会减分。

羊城晚报：业界评价，《白蛇传·情》标志着戏曲电影开
始走入“大片时代”，为传承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带了一个
好头。目前看来，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因为通过关注《白蛇
传·情》而对粤剧产生了兴趣。吸引这拨观众是不是你们
的初衷？

曾小敏：是的，我们从一开始就问过自己两个问题：这
部电影，我们到底要拍成什么样，又究竟拍给谁看？如果
拍给传统的戏曲观众，那他们其实在剧场看就可以了；如
果要拍成一个舞台纪录片式的电影，那也不用花那么多钱
做特效，直接拍个高清版的DVD就可以保存。我们花那么
大劲去拍一部电影，就是要面向大众，面向所有喜欢看电
影的群体。这个群体很大，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
中可能有很多人没看过戏曲。我们就是要拍给他们看，让
他们知道我们戏曲的表达方式是怎样的，让他们知道我们
的传统文化有多美。

羊城晚报：从上映前观众的呼声来看，已经有很多年
轻观众包括粤语地区以外的观众对《白蛇传·情》产生了浓
厚兴趣。

曾小敏：我一直觉得我们传统戏曲文化有着很厚实的
底蕴，它包含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这部作品的诞生其实
就是这种底蕴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然的迸发。现在看到
外界的反馈比较热烈，我也很开心。如果接下来电影的票
房也不错，那就证明我们的做法确实是对的，也会对未来
的继续创新更有信心。过去大家一直都不敢迈出那一步，
都在纠结到底要拍戏曲化的电影还是电影化的戏曲，所以
我们的戏曲电影才一直走不出去。

羊城晚报：《白蛇传·情》就要上映了，对那些早已认识
你的观众，你有些什么话想说？

曾小敏：平时大家看我的演出，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一
点距离感。大家可能没办法看清演员的每一个眼神、每
一处细微的情绪和情感表达。但现在通过电影，你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表情，可以进一步感受那种表演的
感染力。而且正如之前所说，我们这次的表演，包括戏曲
程式、戏曲动作以及开打的招数，都是一边拍一边调整，
让它更适合电影化的呈现。所以即使是熟悉我的观众，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观感也会跟过去看舞台表演很不
一样。

羊城晚报：对那些过去对粤剧和戏曲电影不熟悉的观
众，你又想跟他们说什么？

曾小敏：其实早在《白蛇传·情》2014年走上舞台的时
候就已经出现了“破圈”的现象。后来我们把它搬上电影，
在表演和电影科技手段上进行跨界突破，又受到很多年轻
人的喜爱。所以对那些过去从没接触过粤剧或者戏曲电
影的观众，我很有信心，他们看完之后也一定会喜欢。

被争取的年轻人

戏曲电影怎么拍，个中的探索和讨论均已
非一朝一夕。这一次，《白蛇传·情》或许能给
业界树立一个范本。在曾小敏看来，保留戏
曲的精髓和争取年轻人的喜爱，这两者其实
从不矛盾。

薄和柔弱。而且我当时的表演也是采用了长水袖，一柔一
刚，更能凸显那种弱势对强势的抗争情绪。

羊城晚报：在戏曲语言和电影语言之间的分寸拿捏，
还有其他例子吗？

曾小敏：还有很多。比如说粤剧的锣鼓，电影里我们
会用得更适量一些，特别是应该让大家静下心来看情节的
时候，我们会稍稍减弱锣鼓的声音。再比如昆仑山“盗仙
草”这一场，本来我们舞台版的设计是让白蛇跟两位仙童
用长穗剑对打。长穗剑的运用对戏曲演员的身段要求比
较高，动作要点不在于快，而在于体现双方招式之间的那
种柔韧有余。它更像是一种表演，因此同样地，体现在镜
头里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够真实。要让观众感觉身临其境，
我们就必须打得更逼真，于是我们就把长穗剑换成了很有
分量的真剑。武打动作也融入了更多武术元素，力量感更
强。

羊城晚报：从戏曲动作到武术，这种转变难度大吗？
曾小敏：我们戏曲演员有个好处，就是大家的基本功

还比较扎实。（笑）所以尽管有一些高难度动作，但我们不
需要替身，全部动作都可以自己完成。有一些腾空动作需
要威亚的助力，我们就一边拍一边练，一个动作练个十几
二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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